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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長腿叔叔 – 文字輔導對兒童成長的意義1 

楊家正、胡鄭素芳、周玉英 

 

長腿叔叔： 

 我毫不保留地告訴你我的生活情況，這是因為你是我傾訴的對

象；我的心事，唯一能向你說，你明白嗎？ 

一位寂寞無助的兒童 

 

兒童時代並不像大多數成年人想象中那麼快樂、安全和受保護。以下是一

封來自一位十歲女孩的信：“我很不開心，我有很多事想跟爸爸說，但是爸

爸不肯聽。今天，家裡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弟弟不肯洗澡。媽媽從房間走出

來，便狠狠地打我和弟弟。我覺得很痛，但沒有哭，弟弟卻哭了。我想媽媽

不正常，她常常打人─媽媽也常常說自己是不正常的。請回信。” 

讀畢這封信，我們可以體會到她的無助及疑惑，她需要感情的支援及引導

她如何處理所面對的憂慮。 

 

書信輔導 

 大量的研究顯示，書信是一種重要的治療工具，能發揮巨大的治療價值：如

哀傷工作、婚姻治療、離婚期間和離婚後的親子關係、青少年問題行為、被性虐

                                                 
1載於楊家正， 胡鄭素芳，周玉英 《孩子有理》.。香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恊調處。 



文字輔導 

 2

待的女孩，亂倫中的受侵犯者等，都能從文字輔導中得益。 

 

寫信的過程能發揮治療和自我成長的功效(Allan & Bertoia, 1992; Rasmussen 

& Tomm, 1992)。寫信有利於兒童將零碎的經歷組織成為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一

過程讓兒童直接面對自己的問題，最終改變自己對事情的看法(France et al., 1995; 

Vance, 1998)。 再者，寫信能為兒童提供了表達內心感受、重新評檢外界之要求、

處理內心和外界的衝突；除了幫助兒童釋放他們的情感外，寫信的過程也能讓

他們平靜下來。故此，書寫的過程就是減輕傷痛的過程，可使兒童能夠擺脫不

如意的個人經歷引起的消極後果。另根據 France, Cadieax and Allen (1995)的意

見，寫信的過程可以讓他們更理解自己所面對的問題，增加對自己的認識，並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文字輔導對兒童有著特殊的作用，面對壓力時，兒童很難清楚明確地向周

圍的成年人，如父母和老師，說出他們所擔憂和害怕的事情。寫作是兒童表達

內心感受的極好途徑(Gelles, 1994)，尤其當他們知道他們的信是寄給一位理解和

體諒他們的成年人。 

 

 

 對於大部份兒童來說，收到一位親密的朋友或者一個重要人物的來信是一件

非常高興的事情(Thomas, 1998)，就正如兒童收到長腿叔叔回信一樣。對於絕大

多數兒童來說，閱讀長腿叔叔的回信是非常愉快難忘的經驗，因為他們得到了成

人的理解、關心和支援。許多兒童曾寫信告訴我們的輔導員，說他們保存著回信

並且將回信反覆閱讀多遍。相信當信件給反覆閱讀的時候，每一次都能加強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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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的效果。 

 

 

總的來說，文字輔導是一個意義建構過程，透過書信往來，兒童的困難被

重新故事化，在新的故事中讓兒童更能解決自己所面對的問題。我們深信兒童

在文字輔導的角色不是被動的，他們通過寫信給長腿叔叔，及從閱讀回信與重

讀回信的過程中積極地為自己所面對的問題創造新的意義。專業的文字輔導工

作就是要盡心地使這過程中的每一部份都能對兒童發揮正面及積極的意義。 

 

 

寫信給長腿叔叔的原因及服務效用 

 

為了解服務使用者對信箱服務的看法，我們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二零零

一年四月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向來信者進行了問卷調查，隨機抽樣訪問來信

兩次或以上的服務對象，收回問卷共五百零八份。 

 

表一列出了兒童寫信給長腿叔叔的原因，約六成被訪者表示「遇困難想

找人傾訴」，表示他們以長腿叔叔作為一個求助的對象，其餘被訪者分別在

「分享開心事」、「交個朋友」、「好奇」等表示意見，這都反映兒童的社

交需要，而信箱服務亦滿足了他們這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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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寫信給長腿叔叔的原因 

來信原因
2 1999年% 

N=200 

2001年% 

N=70 

2003年% 

N=238 

遇困難想找人傾訴 70% 58% 57% 

想與人分享生活上的開心事 68% 42% 62% 

交個朋友 61% 30% 52% 

詢問意見 30% 6% 18% 

對長腿叔叔好奇 28% 10% 38% 

無聊／很悶 9% 12% 5% 

沒有特別原因 8% 2% 9% 

朋友／父母要求我寫信 2% 8% 1% 

其他 10% 14% 8% 

 

2003 年調查更發現，在眾多求助個案中，長腿叔叔獲得甚為前列的位

置。被訪者依次將多種可能提供協助的人士／社會資源排列其選擇的優先次

序，統計結果顯示兒童選擇的次序為：1. 母親、2. 朋友、3. 長腿叔叔、4. 社

工、5. 老師、6. 父親、7. 親戚長輩。值得注意的是，長腿叔叔獲得 18%被

訪者選擇為首選，18%選為次選，有 20%選為第三選擇，換言之，把長腿叔

叔列入三甲的被訪者佔 61%。在同一統計之中，有 35%被訪者把社工列入三

                                                 
2因可選多項原因，故表內百分比總數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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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7%首選；5%次選；13%第三選擇）。作為求助對象，長腿叔叔的排名

更比社工為高，顯示「長腿叔叔信箱」的包裝和形象，成功地把兒童的求助

意願提高，並且有效地接觸有輔導服務需要的兒童。調查亦發現，大部份來

信兒童表示長腿叔叔對他們有幫助。表二列出了兒童對長腿叔叔的評價，兒

童表示「幫得到」的分別是 64%、75%和 72%。 

 

表二: 兒童對長腿叔叔的評價 

長腿叔叔幫到你嗎? 1999年% 

N=200 

2001年% 

N=70 

2003年% 

N=238 

有幫助 64% 75% 72% 

間中 35% 25% 27% 

無幫助 1% 1% 1% 

合計 100% 100% 100% 

 

除了問卷調查外，兒童的回信中都可反映長腿叔叔的一些成效。例如: “你好！

叔叔，我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因為你給我很大的鼓舞!” “叔叔，很高興能和你

談話，亦確實解決了不少我所擔憂的問題。”長腿叔叔經常鼓勵兒童積極地看

身邊的事物，建立友好的人際關係網絡。一位兒童表示，她長時間沒有深摯

的朋友，因而感覺孤獨。經過長腿叔叔的指導，她積極地建立新的友誼，在

人際交往中建立自信，以後她的生活變得更愉快。另一位兒童則透過長腿叔

叔的讚美和鼓勵有助於建立自信。他在訪問中憶述，從來沒有人稱讚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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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得到長腿叔叔的讚賞和鼓勵後，他一方面學習欣賞自己，另一方面也

感到不少身邊的朋友在欣賞自己，並且逐漸改善了人際關係，變得更受歡

迎。長腿叔叔作為輔導員，不斷為兒童提供多方面的分析及成熟的意見。一

位兒童比較朋友與長腿叔叔的意見後，表示較為重視長腿叔叔所提供的意

見；他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同輩朋友是最方便的傾訴對象，但他也覺得，同

輩的意見通常不太成熟，所以遇到較重要的事情，他會寫信給長腿叔叔，並

且較重視回信的處境分析及建議。 

 

信箱服務為兒童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感，令他們能開懷傾訴。有被訪者表

示，寫信給長腿叔叔是一種安全而保密的傾訴方式，朋友有時會把秘密泄露

出去，父母經常反應過敏，甚至插手干預，而因為「長腿叔叔信箱」重視保

密原則，所以他會放膽說話，無所不談，寫信本身便已構成很大的滿足感。 

 

大部份被訪者表示很珍惜與長腿叔叔的輔導關係，多數被訪者都期待早

日收到回信，收到回信會即時拆閱，之後信件也會給保存留念。換言之，長

腿叔叔成為這些兒童成長的導師，伴隨他們成長，在有需要的時候，為他們

排難解憂。 

 

 

結語 

 

「長腿叔叔信箱」為兒童提供了另一種求助方式：即使不與輔導員直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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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兒童也能夠分享他們的壓力和感情。作為一個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的成年人，

長腿叔叔不僅幫助兒童疏導他們的感受，還給予他們及時和具意義的回應。兒童

時期是智力和道德發展的階段，他們需要引導和支援，使他們能面對環境的挑

戰，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根據服務的經驗，許多兒童沒有可以信任並願意傾聽

他們、安慰他們、給他們意見的成人朋友。在這種現實下，長腿叔叔正是一個合

適的人選，填補了兒童需要。根據過去幾年收到的大量來信，「長腳叔叔信箱」

在兒童輔導服務中扮演了獨特及有效的角色。 

 

 書信與電話輔導和面談輔導不同之處，是當事人不會受到時間和地點的限

制。事實上，我們收到很多來自中國內地兒童的信件。兒童選擇方便分享他們的

感情和困難的時間和地點。兒童不需要直接面對一個輔導員，可以減少壓迫感，

增強他們尋求幫助的欲望。因此，書信交流比面對面交流有時能展開更深層次的

溝通。一般來說，在面對成長的挑戰和變化時，兒童需要一位值得信任、願意傾

聽和接受他們，並隨時給予指導和支援的成年人。基於書信的特點，寫信和收信

是建立親密關係的好途徑(Lown & Britton, 1991; Shulman, Seiffge-Krenke, & 

Dimitrovski, 1994)。我們的信箱服務正印證了這是滿足兒童輔導需要的成功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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